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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学生眼里的男神，在野外穿着户
外服，手持登山杖，挥斥方遒；

他是地质学课教师，课上幽默风趣，
旁征博引；

他是地球化学科研工作者，外出考察
时，奔波劳碌，以苦为乐；

他是谢智，我校“瀚海航塔我最喜爱
的老师”评比活动中的获奖教师。

投身地球化学的研究，要从当年的高
考填志愿说起。喜爱化学，竞赛获奖，却
又不甘于化学实验室里的枯燥无聊，想要外
出见识大好河山。“我那个时候化学不错，
但是后来想，从事化学天天在实验室闷着不
好玩，那个时候没什么旅游机会，想想学地
质有很多出去转转的机会嘛。这个专业又是
化学，又是地质学，既能满足我做化学工作
的爱好，又可以借助野外考察出去转，俩合
一块，不就地球化学嘛，多好。”

在科大至今，担任了 17 年本科生的地
质学课的教学工作。谈及上课是否点名，他
爽朗大笑。“我最反对的就是点名了，我自己
当学生时就讨厌点名，同学们肯定也不喜
欢，所以现在也是不点名。”在他的课上，有
他的“可与不可”，不可迟到、不可抄袭、可以

睡觉，不可打呼噜。
那么他又是以何种方式提高他的教学

质量的呢？“我教学，好像也没什么特色，就
是喜欢扯，在某个知识点上给同学们讲个笑
话讲个小故事，时间也不能长，教学时长紧，
只能讲个半分钟或是一分钟。大家一笑，既
提了神，又叫醒了睡觉的同学，让他们想睡
也睡不着，听着大家笑就想起来听。”这种独
特的防睡觉法，大概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科
大众多老师中脱颖而出，被同学们评为“我
最喜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吧。

采访时间虽短，但是谢智老师爽朗的笑
声却是一点不少，足可见其课上的幽默风
趣。课上讲点在野外好玩的见闻，讲矿物时
说说同学们感兴趣的宝石，再说些生活中的
地质，将教与乐相结合，学生听来也轻松，这
或许就是谢智老师教学上的秘诀。

与其他课程不同的是，地质学课有一次
野外地质实习，为期通常是一周，这可是考
验谢智老师真功夫的时候了。去之前，要结
合实地考察，设计好观察路线和讲解内容。
路线当然要自己记熟，不能到时候让同学们
走了冤枉路，白白让大家辛苦，又会打击士
气。实习期间，和同学们同吃同住。每天晚
上，在同学们放松休息时，还要在灯下继续
准备第二天要讲的内容，以保证能在第二天
讲解时信手拈来。没有这些背后的辛勤，何
来学生眼里那个自信从容，能够指点江山的
男神。“同学们都很喜欢野外地质实习，去的

地方虽不是什么旅游景点，但风景却不输于
景点，又不像旅游景点那样全是人。管吃管
住，还有个专业的地质导游。看了风景，还
学了知识，接受知识比课堂深刻的多。”

当问到平时还做些什么的时候，谢智
老师脱口而出：“科研啊，在科大，很多老
师平时都是要做科研的！”紧接着的依旧是
他标志性的笑声。从事地球化学工作，免
不了的要出去考察、采样，自然是走过的
路多，见闻也多。问及外出工作条件是否
艰苦，老师依然是笑：“现在的科研条件不
错啦，野外工作时食宿交通条件都有很大
改善，各地发展的也不错，交通方便，都
能找到地方住，不用像过去那样吃住在老
乡家里。至于平日的爱好，大概就是摄影
了，看到好的风景，就想拍下来，也算是
工作给我带来的爱好吧。”

而谢智老师的书架上，除了书以外，多
是他收集的岩石。“出去考察，遇到不错的，
顺手就给带回来了。平时也养点植物，工作
之余，给它们剪剪枝，浇浇水，就算是休息
了。它们也都抗旱，出去考察，十几天不给
它们浇水也活下来了。我还给它们买了肥
料，这些植物都要施肥，才不容易黄……”谈
起他的经验来，谢智老师神采飞扬。

抬眼望去，那窗边的吊兰，绿油油，满是
蓬勃的生气。

第二届“瀚海航塔——我最喜爱的老师”部分入选者访谈

寓教于乐
——访地空学院谢智老师

学生记者 薛梦琳

转椅旋出一个角度，电脑屏幕上课件
正在编辑，潘海俊老师坐着，微微含笑，
窗外晨鸟浅唱，阳光正好。这就是初见潘
海俊老师时见到的场景。

潘海俊是一名讲师，物理奥林匹克竞
赛著名教练，现为2014级理科实验班班主
任，教授理论力学、电磁学、电动力学等
课程。他凭借着优秀的教学能力和幽默风
趣的个人魅力，在第二届“瀚海航塔——
我最喜欢的老师”评选活动中赢得了众多
同学的爱戴与支持。

提起他的大学生活，潘老师说，科大
曾经是五年学制，学生们整体上学得轻
松，玩的尽情。那时候他会和同学们一起
踢球、打牌、下军棋，就像许许多多的科大学
子一样。当时的操场是铺着煤渣的，他和同
学们会用砖头垒砌成一个球门踢球。忆当
年青春悠悠，潘老师感叹，“现在想起来，大
学生活还是挺值得回忆的。现在的学生时
间太紧了，很多时候都玩不到心里去。”

谈及科大如今的发展，潘老师认为自
主选择院系和专业政策给了学生们很好的
选择权，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
后，科大引进很多牛人，可以把专业带
活，在科研方面取得极大发展，学校对教
学的重视程度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尤其是
本科教学方面。相应的，对教师的要求也
提高了不少。同时，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
条件同样得到了提高。

在人人网、空间等网络平台，很多同学
都对潘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

课十分精彩，他在同学们中收获了很好的
口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潘老
师切实做实了这一点。

谈及备课，潘老师认为，即便一门课
已经讲授过几次，台上两小时，台下备课
依然至少需要将近一天。最开始备课的时
候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后来熟练程度提
高，备课时间会相应的缩短，但会对之前
的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化繁为简，增加
一些好的内容。上课时，潘老师习惯用板

书，像理论力学这样的课程涉及到不少公
式的推导，潘老师认为演示在黑板上容易
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上课时，潘老师一般会留一些思考
题，有的是在书上内容的基础上稍微往前
走一步，有的可以通过同学讨论得到结
果，有的比较高端，属于物理前沿的知
识。潘老师偶尔会顺便提及一些课外内
容，但是他不主张在基础课上对延伸性内
容讲太多，在他看来，大一大二的课程最
主要的就是打好基础。

潘老师认为课程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来
学习，这样效果会更好。 “有的课，比如
电磁学，用PPT可能会帮助学生们更好地
理解内容”，潘老师坦率地承认“我的PPT
总是用的没有其他老师那么得心应手”。说
到电磁学，潘老师点开电脑桌面上他正在
做的一个课件，高兴地说：“说到这儿，就
让你们看看我刚刚做的课件！”桌面上赫然
是电磁学的课件，潘老师找到电像法那一
部分，“很好懂，电像法几句话就能解释清
楚！”随后潘老师就向记者娓娓道来电像法
的原理，的确很是通俗易懂。

看着他脸上愉悦的笑容和激动的眼
神，记者突然明白了潘老师受到同学们追捧
的原因——那是一种热忱，一种对教学的热

忱，还有对同学们的真诚，加上满满的善意
和自如的幽默，成就了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师。

潘老师对学生中“两极分化”现象比
较担忧。他说，现在的学生比以前聪明，
眼界也比以前高，知道的东西也很多，不
过有时却显得不够深入，还有极个别的同
学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潘老师认为首先
要找到问题，弄清原因，再对症下药，讲
究效率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许有时学
习的时候觉得难，但是在应用之后会比较
容易，要把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他承认
自己更喜欢主动的学生，自己把握学习的
主动性，可以多想一些，多往前走一步，
而不是别人催着去学习。

谈及如何让学生在物理方面有所突破，
潘老师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升兴趣，一方面
是靠自己主动发现兴趣，另一方面老师也有
责任让学生逐步喜欢上物理。“物理学进去
后会很有意思，除非知道公式怎么来，脑中
能形成清晰的图像，否则不要轻易记结论，
自己对每个问题的思考过程是最重要的。”

一些同学对什么时候进实验室有所迷
惑，潘老师认为，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
大一大二时很多物院实验室进去后可能做
不了什么东西，大一大二基础课很重要，
没有必要那么早进去。想清楚什么才是最
适合自己的，不要随大流。

最后，潘老师总结说：“整体来说，学
习最关键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舍得花
时间在上面。科大的学生要有自己的看
法，不能总是了解皮毛，而要独立思考。”

对教学热忱 对同学真诚
——访物理学院潘海俊老师

学生记者 胡静荣

编者按 新学期伊始，2015级新生们
迫不及待地在校长的第一堂课上提出了自
己对大学生活、学习和科研的困惑。而曾
经身为“学霸”的校长，是如何解答这些
问题的呢？这里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问：来科大后发现身边有很多高智商
“学霸”，智商真的很重要吗？

答：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排名每年
都是全校第一。但当我上了大学以后发
现，想做第一就非常难了，事实上我在大
学期间并没有做过第一。这位提问的同
学，你的想法与我当年的感觉一样，上大
学后感觉人才济济，大家都很厉害。但
是，我认为单纯的高智商并不一定成绩就
会好，还需要多方面的结合。我想，你觉
得自己的智商不是最高，这代表你的智商
已经很高了，将你的高智商和勤奋结合起
来，你也会成为某一个学科或某门课程的

“学霸”。

问：校长，您大学谈恋爱了吗？

答：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学校规定
在校期间是不准谈恋爱的。我那时候是一
个非常听话的学生，所以大学期间就没有
谈恋爱，但我们班有同学偷偷在下面谈
的。所以，我们班同学毕业之后，谈成了
三对，现在依然是三对。

问：您感觉应该在大学交女朋友吗？

答：我们的大学生实际年龄都比较
小，有的18岁，16岁，甚至最小的还有13
岁的。我想，找女朋友和懂得爱情其实是
两回事，我希望你们把爱情和女朋友统一
起来，就是等你们到了真正懂爱情的时
候，再去找女朋友是最好的，这是我给你
们的建议。

问：您对大学生异地恋有何看法？

答：异地恋现在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
大的问题。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
了国家要分配，分配时两个人不一定能分
配到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不存在毕业分配
问题，异地恋只是在学校这几年，或者在
一定期限之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我觉
得，等你真正懂爱情了，真正有了爱情之
后，是不应该受到异地的影响的。就算在
科大谈恋爱，两个人也不见得每天都在一
起。人生的路很长，“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问：校长，您是如何爱上自己的研究

领域的，能讲讲您的院士之路吗？

答：关于我的研究领域，我上大学时
所学的专业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是
研究对金属的铸造、锻造、焊接等处理的
一个专业。在大学期间，学业压力也很
大，几乎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每天
都是做不完的习题。当时我还在学生会里
担任宣传部长，又有学习任务，又有学生
会的工作。

毕业后，我在工厂、政府部门工作过
两年多。工作期间，我读到关于对透射电
子显微镜研究材料的微观结构，尤其是材
料界面的结构，在那时慢慢的对科研有了
一点兴趣，于是就去考研究生，跟随我国
电子显微学的奠基人之一郭可信先生做透
射电子显微镜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做材料
相关的工作。当时的材料科学是以实验为
主的科学，我国还无法实现自主设计金属
材料的二元相图、三元相图，我当时就
想，我们自己来设计就好了。要做到这一
点，首先就要搞清楚材料的结构，就要用

到透射电镜。所以我就跟随郭先生做了透
射电镜的研究。到80年代末期，出现了扫
描电子显微学，再后来就出现了STM（扫
描隧道显微镜），有了更强大的功能，就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在当年的研究环境
下，电化学STM刚刚出现，国内基本上没
有，所以我前往日本读博士。

到日本之后，我发现在发达国家做科
研仍然可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和体面的生
活，而我们国家连解决温饱都有很大的困
难。我想，我们在国外学好了本事回国来
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以后肯定
会建设得跟他们一样好。所以我就此走上
了这条科研道路，这与当时研究中的需求
和科研当中自身兴趣的结合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同学们说，做研究一是要坚
持，我研究的电化学STM领域，它的技术
是比较难的，一般学生去学习就需要半年
时间才能掌握它。而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
的方向以后，就要坚持下去，形成自己的
特点和特色；二是勤奋也非常重要，我在
日本读书期间，有一年元旦放假，日本人
都回家休息了，整个实验室只剩我一个
人。由于STM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实验室
都建在山里，记得有蛇就躺在屋门前，现
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后怕的。但我
想，只要坚持克服困难，各种各样的机会
都会有。 （本文由曾皓 姚琼整理自
新生开学典礼万立骏校长的发言录音）

校长也曾是学霸

万立骏校长答新生问
智商高就能成为学霸吗？异地恋真的不靠谱吗？怎样爱上自己的科研领域？


